
早上7点半，家住北京双井的孙女士挤进了北京地
铁10号线，前往中关村上班，“人都被挤成了照片”。顾
不得与陌生人严重挤压的尴尬与苦恼，她很庆幸自己赶
上了这班车。她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实际上，这条北
京最繁忙的地铁线路，在2015年全年减少了近1亿人
次的客流量。

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
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
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
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
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
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面对人口疏解，哪些人走了，哪些人会留下，超大城
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

北上广人口拐点来临？
据“新华视点”记者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

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
相比少增加17.9万人。同时，北京2015年末城六区常住
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
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
负增长，降幅为0.4%。

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
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
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对此有观
点认为，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在上海，
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
的数据分析，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
下降。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也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
力是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据了解，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与超大城市定位不
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在
北京中关村疏解低端电子卖场的背景下，仅存的几家卖
场之一——“鼎好”大厦负责保洁的陈先生告诉记者：

“我在这里工作5年了。刚开始，鼎好一期加二期保洁员
工一共150人左右，现在已经不足100人。”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
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在考核指
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级大会上，区级官员谈
起人口疏解指标都十分谨慎认真，不像说起GDP那样

‘谈笑风生’。”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

为，当一个城市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人口的增加
就是必然的结果，做人口减法比做经济加法确实要难。

记者在2016年北京地方两会看到，核心城区都将
人口疏解问题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北京某区
曝光地下公寓大肆改建群租房新闻后，该区区委书记曾

亲自查办处理。
“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

起码从‘账面’上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提出
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并以搬迁市场、拆除违建、清理群租
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积极推进。”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胡刚说。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被疏解者不愿放
弃机会

在地方政府强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同时，北上广的
巨大资源虹吸效应，仍然让大量疏解目标人群不愿轻
易离开。

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曾经让很多人看到在
超大城市奋斗打拼的艰辛，但实际上，为了能留在北上
广，很多外来人口努力在政策夹缝中寻找机会。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房租，证明了高中低
各层面外来人口对于这个大城市的刚性向往。一位银行
业内人士对记者说，从银行给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放贷
的角度看，地产投资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风向标，北京、上
海地王频出，恰恰印证了其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而在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根据北京市近期公布的
人口疏解计划，今年，故宫周边、百荣世贸商城、永外城
文化用品市场、南锣鼓巷主街、簋街和东华门小吃街等
区域都要启动疏解。但在小店被疏解的同时，仅在北京
东二环至东四环沿线，至少有10家大型购物餐饮场所
数以万计的中低端劳动岗位都是刚需。

记者日前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危旧房改造后的新型
社区看到，尽管小区里每套房子都价值数百万元，但在
楼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条条长长的、坑洼不平的通
道尽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仅1.5米宽的狭
长走廊两旁，每个出租屋门口都堆放着鞋子、水桶、垃圾
袋甚至还有自行车等各种杂物。走廊的尽头是公共洗手
间，挤满了忙着洗漱和方便的住户。空气中飘散着油烟、
香烟和发霉的气味，隔着墙也能清楚地听到出租屋内电
视机的嘈杂声。据“二房东”介绍，这类地下出租屋内多
住着从事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和厨师以及其他外来务工
人员。

今年4月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6
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显示，
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17.6万人。而中国
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上海
市今年一季度餐厅服务员、厨工的岗位缺口与求职人
数比高达9：1。

在这种情况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层层向外转
移。位于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交界处的孙河乡，截至
2014年底的户籍人口2.2万人，而流动人口达5.6万人。
记者多次在孙河乡沙子营村调查，2016年，随着产业
调整、清理违法群租房等措施，该村外来人口从高峰
时的1.6万人减少至七八千人。离开的七八千人中，一

部分返回了老家，还有数千人搬到了位置更远的顺义、
昌平等地。

胡刚表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违建
遍地，在传统村庄外形成了外来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人口、资源与利益的平衡点在动态中
不断调整

除了北上广面临的虹吸效应与功能疏解之间纠结，
大城市还面临人户分离带来的户籍人口机械迁入与“拖
着不走”的问题。据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区，由于教育、医
疗资源相对集中，不少人青睐将户籍迁入，给城市人口
管理带来很多弊端，也与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记者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拿到的统计数据显
示，两区户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约20万人。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人户分离是北京人口疏解面临的
重要问题。而且在北京人户分离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
括国外定居、调离北京、异地交流任职、经商人群等等，
这些人“人不在户籍还在”。

不管是哪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当下超大城市受限于
资源与环境压力出台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将继续在实践
中寻找平衡点。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指出，
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
动力的刚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
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如在北京
16-19岁、20-24岁、25-29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流
动人口分别约占92%、70%和54%，部分行业对流动人
口的刚需增强。

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
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
合理布局。

除了人口疏解问题本身，其带来的整体城市功能规
划问题也需要一些新思路。在城市配套服务上，北京市
政府提出，要注意批发市场疏解以后菜价、肉价的波动，
不能说批发市场一走，菜价一下就上去了，要做好供应。

而对于大都市圈的整体规划，目前工作在北京、上
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
育、医疗等问题，也需要统筹协调解决。张车伟认为，在
人口调控中应重点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问题，也要统
筹都市圈的产业布局、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引导人口
合理聚集。

这两年受到高度关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与
此相关。据了解，通州预计还能承接大约40万人口。未
来，通州将吸纳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全面
建立起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级医疗、教育
服务体系。

72016 年 7 月 23 日
周末版

本版主编 刘 莉 编辑 郭春启 特 写 纪 实

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
超大城市人口疏解谁走了谁还在？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杨毅沉 乌梦达

视觉热点视觉热点


